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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闪亮的童心
□陈志

有一种纯真，叫作出走一生，归来仍是少年。这个年近
百岁的“少年”，名叫吴承汉。

吴承汉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文学编
辑，是我的文学引路人。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和几位文
友相约，为恩师95岁（虚岁）生日祝寿。

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坐在轮椅上与我们开心地互
动，时不时露出儿童才有的清澈微笑。与先生一起合唱儿
歌，是我们为先生贺寿特有的方式，今年也不例外，唱的是

《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先生喜爱的儿歌。他一句句
跟着哼唱，满溢岁月包浆的脸庞散发出兴奋的红晕。哪承
想，这次相聚的42天之后，“双桨”荡起的涟漪还未在心中散
开，就接到先生夫人任小蓉女士打来的电话，告知先生已于
当天清晨驾鹤西去。

先生1930年6月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响水
镇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熟读中外名著，12
岁学会拉小提琴，对文学、音乐的爱好保持终生。

1949年12月8日，在家乡和平解放的欢呼声中，19岁的
先生在街头用小提琴演奏了一曲《国际歌》，深得部队领导
赏识，被录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124师文工队演奏员。
1950年10月，他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文
艺兵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1951年，先生自朝鲜归国途中遭遇车祸，左手臂从肘处
截肢，不得不与心爱的小提琴告别。回国后转业到重庆市文
联工作，与艾芜、沙汀等作家共事，任《说古唱今》《群众文艺》杂
志文艺编辑，出版了两本儿童故事、诗文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
重庆分会首批会员。后调入四川成都任《红领巾》杂志文艺编
辑。他的文学创作势头强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数百篇。

1979年秋，先生获平反后孑然一身回到故乡，在万县文
化馆任文学辅导干部、《新花》报副主编。彼时，先生已年过
半百，虽经历了诸多风吹雨打，且身带残疾，但心中燃烧着
的火焰从未熄灭。

恢复工作不久，先生遇见了自己的“白月光”，与小 18
岁的任小蓉女士相识并一见钟情。婚后两人夫唱妇随，他
对老友说：“我无法找到一个文学伴侣，那我就把她培养成
文学伴侣。”2000年妻子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两人相继出
版了多部作品集。两人比翼齐飞，活成了众人眼中“神仙
眷侣”的模样。

16岁那年暑假，我听闻先生在编《新花》报，当即带着习
作直奔先生家中请教，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这个唐突的师范
生。他看了我的几首小诗，夸我有基础、有灵气，让我把作品
留下备用。秋季开学不久，就收到一份发有我四行小诗的

《新花》报。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我惊喜不已，把报纸叠放
于枕，晚上睡觉时贴在脸上，感到那些铅字竟然如此的温暖。

先生的家，从此成了我文学的“能量补给站”。他曾教
导我：“文学创作要有激情，要保持好奇心。对生活缺乏热
情的人写不出好作品。”我早期的作品，大多是经先生斧正
后发表，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先生的温润、真诚和善良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们这
些怀揣文学梦的热血青年。周末我们欢聚在他那二十平方
米的居室里，说文论诗，畅谈人生。先生还用风琴单手弹奏

《踏雪寻梅》《小小少年》等歌曲，那一刻，时光也仿佛停止了
流转。在先生家，我们得到文学、音乐的雨露滋润。先生就
像一道光，照亮我们迷茫的青春和梦想。

吴承汉先生毕生崇敬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世
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
活。”这种英雄主义其实就是“童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
界，吴承汉先生在风雨中坚守的童心，犹如稀世的珍宝，熠
熠生辉，薪尽火传。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上白沙，白沙淘尽空余滩

地处四川泸州的合江是长江出川第一县，充当着
桥头堡的角色，上白沙就在合江县内。上白沙又名白
沙滩，只是眼前的景象中石滩还在，白沙却没有了踪
迹。我们寻找古码头的踪迹。一处长长的石梯映入
眼帘，石梯上一排房子，很不适宜地压在石梯上面，硬
生生将古镇老街与河边隔离开来，十分碍眼。临时充
当导游的文化志愿者龚行介绍说：这个石梯有三十二
梯，石梯上房子背后是王爷庙，石梯下去就是古码
头。古码头上拍巴掌，江中石滩上两块一大一小的石
头就会发出䖼蚂一样的声音，人们称一大一小的石头
为大䖼蚂和小䖼蚂。于是，大家都拍起了巴巴掌，引
来一片欢笑。其实，那里就是一处险滩。古时候科技
不发达，不知在这里打翻了多少来往船只，吞噬了多
少无辜生命。清乾隆时期番禺人合江县令李显祖，曾
写《祭白沙虾蟆石滩文》，曾记载：“至若滩流似箭，淘
响如雷；舟子惊心，柁工骇目；未有如白沙河道折桅子
滩，今人股栗而寒心者也。”此文还讲了那年九月初九
这里发生的一场惨祸，曰：“揆厥由来，悉因顽石；询其
名状，佥即虾蟆……其凶戾不可言也。”

这里，昔日的凶险演绎了多少民间的传说，如今
的变迁成了津津乐道的风景。古码头的另一侧，一艘
锈迹斑斑的机动船停在那里。我以为是渡河船，一个
去菜地摘菜的女人告诉我，自从白沙大桥（后改为神
臂城大桥）修好后，就再也没有过河船了。我知道，这
是渡改桥以后的变化，也使白沙码头渡船成为了历史
记忆。

中白沙，兴于唐宋底蕴厚

下午，我们转战江津的中白沙。与上白沙不同，
这里的特点是“坝”。放眼望去，堤坝上宽阔平坦，已
经看不出原有沙坝的痕迹，印象深的除了沿岸的房子
以外，就是耸立在江岸上那用挖掘机改成的巨大的电
影放映机模型，还有河边那叫“朝天嘴”码头长长的石
梯，不知在影视片中，替代了多少次民国时期朝天门
码头的拍摄。这一切，都在形象地告诉游人，中白沙
还是一个影视基地。由于时间紧，我们重点参观了重
庆聚奎中学和中国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据介
绍，中白沙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和民国。“一座古城、十
里老街、百年风云、千载文脉、万古流芳”，道尽了这座
古镇不一样的风采。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曾作过县
城所在地，与其他两个白沙相比较，不仅古镇的面积
大，而且人口也多，属于三个白沙中的最高个。又处
在两个白沙的中间，一头挑着上白沙，一头挑着下白
沙。中白沙不管是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很多，
巴渝山地民居建筑和抗战文化博物馆更是彰显“民族
魂，重庆根”的城市精神。

中国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我认为创意很
好。这个从文旅角度讲是“无中生有”的陈列馆，追溯
了中等师范在中国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展示了中等
师范在教育发展史上所作的贡献以及退出历史舞台
的缘由，让后来人了解中等师范那特殊年代的教育发
展史。可以说，当年的中等师范遍布全国，可是只有

中白沙这里才有这么一个以此内容为中心的陈列
馆。不得不佩服这个陈列馆的创意人，将全国中等师
范学校的前世今生集大成于此，成了文旅中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在这里，我看到了合江的红岩英烈人
物成善谋曾经就读过的重庆川东师范学校榜上有
名，这位当年被著名的何鲁教授赞誉为“今日川师奇
才，明日科学泰斗”的地下党员，因参与办“挺进报”
被国民党反动派于重庆解放前夕杀害。还有泸州川
南师范学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经在这
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先进青年，使他们从这里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泸州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合江人曾润伯就是
其中之一。他后来被党组织派到了当时的万县开展
革命工作。

中白沙众多的博物馆和陈列馆，不愧经济繁荣，
文脉昌盛。不愧是个文博之城。

下白沙，金鳌山下回水湾

采风最后一站是人称白沙沱的下白沙，现在地属
重庆大渡口区的跳磴镇。这里曾设过白沙沱镇、白沙
沱街道办事处。因为大雨，途中见到旁边一条高速路
上因被水淹不能前行车子倒退的险境，深感大自然的
威力。东道主安排我们先去了千年古刹金鳌寺，据说
这寺庙因坐落的山形似“观音莲足下金鳌奋翼长江”
而得名。

午饭在江边一处叫小南海水泥厂公交站旁边的
一家餐馆，这里离古镇很近，既可看江景，也可逛古
街。一看导航定位跳出小南海三个字，立刻就想起上
世纪70年代末来重庆上学，从合江坐轮船到朱杨溪，
然后从朱杨溪坐火车到菜园坝，必经小南海火车站的
情景。那时候交通不便，每次从家到学校的往返，都
要经过这个地方，因此印象深刻。在此下车，看到江
上有两座一新一旧的桥，新桥上正好有一列车在通
过，老桥被拆除得差不多有一半了。听了介绍，才知
道老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长江铁路大
桥。白沙沱的老街不长，还由于下雨的缘故，看不到
几个人，有的是那些老旧的建筑，仿佛在向我们诉说
这里曾经的辉煌。

一路上我都在想下白沙为什么称为“沱”，所以一
到江边便迫不及待地寻踪觅迹。有人告诉我，是因江
边有一可以停船的水湾故曰沱。果然，我跑去看了一
下那个地方，江水弯进去很深形成了一个回水沱，虽
然停有船舶，但水湾被封闭了，不能抵达。据说这里
以前也有一片白沙，所以取名白沙沱。这“沱”的命运
和“滩”及“坝”差不多，都被社会发展的步伐所淹没。

雨还在下个不停，采风的作家们却不得不在此分
别。这次采风，时间虽短，感受颇深。三白沙同为千
年古镇，同立长江岸边；扯不断的巴蜀文化，道不尽的
川渝合作。不同的是，千年古镇，世事变迁；地处不
同，风光各异。这正是：滚滚长江淘英雄，各领风骚三
白沙。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寻访长江上游三白沙
□宋晓红

小时候，就听说长江上游有三个叫白沙的地方，
分别叫上白沙、中白沙、下白沙。上白沙是家乡的白
沙镇，故而对此要熟悉些。另外两个白沙只知其

名，从未踏入过。尽管多次往返成渝路经江津的中白
沙，也只在路牌的提示下知晓路过了一个叫白
沙的地方。至于下白沙，更是从没在生活
中出现过。幸好，一场川渝作家采风活
动，让我结识了三个“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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